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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了 59 天之后，郝振东终于要逃出

一场骗局。和他一起脱险的，还有 105 个正

在这场骗局里挣扎的单身女性。

他首先需要逃出的，是位于缅甸果敢

老街一个产业园内的办公楼。办公楼有 7
层 ，里 面 有 2000 多 名 骗 子 操 着 不 同 的 口

音，编织各类电信诈骗骗局。37 岁的郝振

东 是 其 中 之 一 ，他 的“ 公 司 ”在 7 层 ，主 要

“业务”是“杀猪盘”。从河南洛阳来到缅甸

后，郝振东度过了一段“颠覆三观”的日子。

他策划好了如何逃出这场骗局。临走

前一星期，郝振东从公司服务器偷出 105
人的潜在受害人名单。他想，就算自己跑不

回去，“能救回来几个救几个”。

2 月 28 日晚凌晨 3 点是计划开始实施

的时间。没人注意到郝振东溜出办公室。

同事们只知道这个一米八的汉子代号“豹

子”，时常沉默，一直开不出单。他们总

嘲笑他，“豹哥本命年也赚不到钱啊”。郝

振东不理会他们，实在烦了，只说“本命

年开单不吉利喽”。

他在等一个时机。3 天前，南昌市公

安局电诈导调大队大队长陶江江和他定下

了出逃日。下楼梯时，他尽力不去想被抓

回去的可能。他只知道自己现在“一分钱

也不想骗”。

赚快钱

到 缅 甸 的 机 会 是 小 叔 介 绍 给 郝 振 东

的，本来说是当客服。工作第一天，他就发

现所谓“客服”，就是“杀猪盘”的操盘手。

在 200 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里，郝振

东被安排进小小的一格，和五六十个同事

在社交平台物色有钱的单身女性，通过聊

天培养感情后，诱导她们在诈骗平台里投

资。不少同事是比他年轻的 90 后。

郝振东面前是三本写着“土味情话”的

话术本，一台电脑一体机，三部新款手机。

手机常用的 8 个社交软件里，他的名字叫

“关尾”，帅气的头像和完美的资料全来自

一个短视频平台的网红。

到缅甸前，郝振东就知道这份工作可

能有法律风险。联系他的“老板”告诉他，做

客服和信用卡套现差不多，“打法律的擦边

球”。但是，视频聊天里，红艳艳的人民币铺

满了“老板”身边的桌子，他动了心。

郝 振 东 知 道 ，“ 擦 边 球 ”意 味 着“ 来 钱

快”。小学毕业后，他修过桥修过车，也开过

烧烤摊和超市。他逐渐厌倦给人打工的生

活，“可能你干一个工地，干半年一分钱也

要不到，很正常。”2004 年，他回洛阳学了

一年计算机技术，出来自己开了网游代练

工作室。家里搞了 400 多台电脑，用外挂给

客户刷游戏金币，“生意”好的时候十几个

员工叫他“老板”。

网 游 代 练 一 个 月 最 多 能 挣 20 万 元 ，

但 网 游 公 司 有 时 会 大 面 积 封 号 。 到 2014
年，他欠下将近 200 万元的债。妻子带着

女儿离开了他。

他迷上赚快钱的感觉。这些年，他干过

信用卡套现，也买过彩票，目标是 500 万元

的大奖。“当你尝过肉味儿，还想吃素吗？”

即使近年来网游公司对代练的打击力

度加大，他还是不死心地干着代练，一个月

几 千 元 的 收 入 离 他 梦 想 的“ 翻 盘 ”差 得 很

远。当小叔把缅甸“老板”介绍给他，并承诺

一个月至少赚六七万元，郝振东没有拒绝。

他们是偷渡去缅甸的。当负责带领偷

渡的“蛇头”让他们把行李一件件扔进庄稼

地，郝振东隐隐感觉这是一条不归路。

蛇头说，他们要爬山进缅甸，随身物品

都 是 累 赘 。和 郝 振 东 一 起 偷 渡 的 有 12 个

人，他们一路无言。他后来和同事聊天才知

道，这些人里，男人被不同老板领去做电信

诈骗，女人去各个娱乐场所陪酒。

来缅甸 4 天后，他熟悉了一系列诈骗

流程，提出不想干。老板不让走，除非给钱

赎身。第一个月 5 万元，第二个月 7 万元，第

三个月 12 万元。没钱只能自己跑，在他之

前，3 个河南老乡逃跑时误入缅甸军事基

地，被流弹击伤。郝振东决定先等一等。

在这里，通过聊天和“客户”建立感情

基础的过程叫“养猪”，一般要持续一星期

以上。等到关系稳定，“客户”在诱骗下开始

往诈骗平台投钱，就可以挥刀“杀猪”。

“养猪”阶段他还没什么负罪感。他把

日常“工作”当成普通聊天，再结合自己的

真实经历即兴发挥。到了该“杀猪”的日子，

郝振东“心态崩了”。他看到自己的第一个

客户往平台里充了 100 元人民币。当天晚

上，他跑上无人的天台，用私人微信号给她

打电话坦白自己是骗子，自己掏钱把 100
元转了回去，“我又不是没见过 100 元”。

女 人

在此之后，郝振东很多次和“客户”聊到

诱导投资的阶段，都会趁组长巡逻的间隙打

电话向她们坦白身份并道歉，要求对方删掉

自己。按照组长要求，他要先和对方营造出

“爱情”假象，再告诉她们这场“爱情”的真相，

他管这叫“给她们上的一堂课”。

在其中一通电话里，他告诉电话那头的

女生：“骗你们感情不重要，这是我作为一个

骗子该做的，我不做，就会在这边死，但我不

会骗你们钱。你不要再在网上聊天了。”

得 知 自 己 差 点 被 骗 ， 有 人 感 谢 他 的

“良心发现”，也有人哭着说“网恋比现实

更 伤 人 ”， 就 算 是 骗 局 也 愿 意 和 他 相 守 。

狠心拉黑对方后，他自己也会有些难受，

“神仙才没有感情。”

“如果是男的我就骗了”，他能感受到

这些毫无保留相信他的女人，对爱情有着

极度的渴望，和那些抱着“玩玩”态度、

追求肉体刺激的男性不同，“男的被骗一

般都是裸聊，不是感情上真的投入，被骗

那该他倒霉。”

在 寝 室 ， 他 总 听 见 喝 了 酒 的 同 事 吹

牛，说自己今天又“杀了肥猪”，有人最

高一单骗过 300 万元。有的女性“客户”

被逼到自杀，同事把这作为炫耀的资本，

郝振东心里不是滋味。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有自己的底

线 。小 时 候 他 跟 过 老 家 的 混 混 看 场 子、要

账，真要拿刀砍人，他下不去手。“骗女人的

钱我会良心不安。”在他的认知里，女性就

是“弱势群体”，需要被呵护和关爱。

在郝振东呵护和关爱的对象里，有他

10 岁女儿的影子。女儿被判给了前妻，郝

振东已经 4 年没见她了。但他不想女儿被

别人指着说“你的父亲是个骗子”，也不想

女儿长大了会被这些“坏透了”的人骗。

在郝振东接触的“客户”中，有人是第

三次碰上“杀猪盘”。第一次被骗几十万元，

不甘心，要在网上再找一份“真爱”，结果几

十万元又没了。第三次碰见了郝振东，“像

这种就是劝不过来了，就算我不骗她，也会

有第四个人骗她。”

也有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微信上加

过四川姑娘李晴，在网上到处找帅气多金

的男性谈恋爱。郝振东办公室里三四个同

事都盯着她，准备等时机成熟，利用她傍大

款的心理实施诈骗。

他 曾 告 诫 李 晴 ，“ 天 天 在 网 上 钓 高 富

帅，不怕别人骗你吗？”李晴信心满满地回

复，“能骗到我的人还没出生呢。”

因为同事还在和李晴联络，他不能直

接告知李晴自己是骗子，只能删了她的微

信。跑出来后，他从警方那里得知，李晴被

同事骗了 1.3 万元。

他的好意得到过回报。一些被他劝阻

的女性帮郝振东报过警，但因为她们没有

财物损失，郝振东也不在境内，超出警察管

辖范围，她们的尝试全部石沉大海。

他逐渐失去希望。之前老乡逃跑误入

军事基地的传闻，还有那些逃跑被抓回来

会被卖器官的传言让他不敢轻举妄动。听

老板对新来的人说，春节期间所有口岸都

会关闭，别想跑回国。他决定等到春节假期

后，借一两万元找个带路的“蛇头”，把自己

送到边境线上。

既然暂时出不去，郝振东只能按照“公

司”规定，每天添加两个网络好友，把她们

发展成潜在“客户”，再找机会劝阻对方。

转 机 出 现 在 郝 振 东 的 第 六 个“ 客

户”——来自江西抚州的杨宇身上。1 月 28
日，44 岁的杨宇在社交软件认识了“关尾”。

她习惯了不过半个小时就和“关尾”聊上两

句，“是我的精神寄托，我把他当知己。”

聊了一个多星期，“关尾”总是故意

消 失 ， 上 线 后 还 用 话 “ 怼 ” 她 。 2 月 17
日 ， 当 郝 振 东 说 自 己 是 被 骗 去 做 “ 杀 猪

盘”，杨宇才恍然大悟郝振东之前的异常

举动，是想让她厌烦自己。

郝振东事后想起来，深深地叹了口气，

“遇到她真是我的幸运，没有人对我这么上

心。”杨宇在得知郝振东的处境后，没有把

他删掉，而是一直关心他的状态，承诺一定

要帮他出来。她说想见“郝振东”而不是“关

尾”，视频电话那头的大汉不好意思地露出

“真容”，说自己长得丑。杨宇安慰他，“每个

人都是漂亮的，最重要的是心地善良。”

2 月 18 日，给抚州市公安局报案后没

有得到回复，杨宇没有放弃，通过反电信网

络诈骗专线“96110”后，她联系上了南昌市

公安局电诈导调大队长陶江江。为了确认

对方身份，2 月 19 日，她专门请假开车去南

昌，和陶江江见上了面。

两个人合力握住了把郝振东拉出骗局

的绳子。

豹 子

除了老板，没人知道郝振东的真实姓

名。他给自己起的代号叫“豹子”，豹子

狡猾，遇到厉害的对手会逃跑，看见猎物

又会以最快速度出击，“是丛林法则里最

聪明的动物。”

陌生又凶险的丛林中，“豹子”只能

靠伪装存活。

郝振东打字速度快，能同时和十几个

人聊天，“聊天效率能抵半组人”。面对老板

开不出单的质疑，他挤出憨厚的笑，“越是

不懂电脑的人，越容易开单，就像一张白纸

您 想 画 啥 画 啥 。我 就 是 一 张 黑 纸 ，画 的 太

多，思维太多，不好骗人。”

每天午饭后、睡觉前，他都要经受“公司”

的集体洗脑。在会上，老板对业绩好的员工大

加赞扬，亲手分发塞满现金的大红包。对一直

没有业绩的郝振东，则少不了威胁恐吓。

在这里，只要干够两个月，没人会赚

不到钱。一些同事会选择用骗来的钱赎身

回国，之后对这段经历闭口不提。他不想

迈出这一步。

熬不下去的时候，他站在楼顶天台唱

《用力活着》。他要堂堂正正活着，“女儿

没养大，老人还在家里等着。那些骗来的

钱，你好意思给他们花？”

春节放了三天假。郝振东没到赚钱，除

夕那晚，一些同事去产业园外的赌场里豪

掷千金，他在公司楼下吃了一碗泡面。嗓子

眼里是缅北的风，回家的心越来越迫切。

杨宇记得郝振东坦白身份后，每次聊

天语气里满是焦灼，业绩压力越来越大。

在联系上陶江江之前，郝振东发给杨宇

18个潜在受害者的个人信息，“业务”交流的

QQ群里显示，她们近段时间将要被“收割”。

之前他不敢随意泄露情报，了解到杨宇是公

职人员后，他把名单发给杨宇。杨宇安慰郝

振东，她相信好人会有好报。杨宇还逗他说

自己是福星，“你沾上我肯定有好运。”

陶江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在云南

警方的协助下，他们联系上了一名可以带

郝振东去边境的线人，确定好了逃跑路线

和时间安排。

2月 20日，郝振东得知警方将解救他。他

本来想再多待几天，多搜集证据“把他们一

窝端了”。他试图让朋友给他转寄微型摄像

头，以便多拍些照片。邮寄摄像头耗时太长，

风险也高，陶江江坚持说“你安全回来才是

最重要的”，劝了郝振东好几次，他才放弃。

三人商议下，郝振东用支付宝转给杨

宇 1000 元 ，让 她 投 进 诈 骗 平 台 假 装“ 上

钩”，以拖延时间、防止老板起疑。

“开单”后需要查看后台信息，这一

步骤要经过服务器，郝振东在组长打开服

务器时，在一旁记住了密码。临走前一个

星期，他每天以加班为由，在办公室坐到

凌晨三四点。这是为出逃这天夜不归宿做

铺 垫 ， 也 是 为 了 趁 人 少 的 时 候 潜 入 服 务

器，收集潜在受害人名单。

2 月 28 日中午，陶江江收到了那份 105
人的名单，并通过公安部的全国反诈中心

群发送给相关城市的警方，再由当地派出

所民警上门核实。一名山东的民警敲开门

时，受害人正火急火燎地筹集 8.8 万元，准

备给郝振东的同事转过去。最终，这份名单

终止了 21 个人上当受骗，止损 180 余万元。

出 逃

在陶江江收到名单的 9 小时前，郝振

东启动了他等待已久的逃亡。缅北的冬天

昼夜温差很大，他穿一件薄卫衣、一条牛

仔裤，没带外套，以防被怀疑。所有家当

和来时一模一样，只少了留在老板手里的

身份证。

按照规定，人员出入产业园，门口值班

人员必须第一时间通报老板，他无法从正

门混出去。郝振东想到了办公楼一楼的“梦

都”洗浴中心，洗浴中心的门朝着大街，他

准备到时候买通前台，以出去吃早餐为借

口逃出去。他在杨宇的配合下开过单，老板

对他还算放心，开过单的基本不会逃跑，回

去也是诈骗犯，不如靠诈骗赚钱，“他们知

道你回去也是一无所有。”

凌晨 3 点半，郝振东溜进洗浴中心。缅

甸当地有宵禁，他关上房间门，疲惫地躺在

床上等待早上 6 点半宵禁结束。

隔壁 KTV 嘈杂的人声透过门板传进

来。当郝振东正在用刷网文强撑困意时，陶

江江也一晚没合眼。

他亲口承诺带郝振东回来，不能出一

丝差错，“我们是单线联系，他只有我。”陶

江江 17 年的从警生涯里见过形形色色的

骗子，也见过不少执迷不悟的受害者，但这

是他第一次营救“被骗过去当骗子的热心

群众”。他挺紧张，但他要做的是安抚郝振

东的紧张情绪。

早上 6 点半，天刚蒙蒙亮。郝振东跑出

门，恐惧和寒冷一起钻进身体，他打了个寒

颤。他不敢多做停留，昨晚他从办公楼 7 层

望下去，老板雇的保安在产业园外每 5 分

钟巡逻一次，防止有人违规出入。

线人约在酒房路附近见面，产业园附

近没车，郝振东要到在人流量较大的赌场

“福利来”旁边打车。平常要走五六分钟的

路，他不到一分钟就跑到了。

坐上车，看着缅甸老街在车窗外消失，

他在心里想着还是回国好。他答应陶江江，

回去后干正经营生，开个电脑店或者宠物

店。陶江江掏 1 万多元，垫付了郝振东后来

的住宿和交通费用，“希望这点钱能帮他走

入正道。”

解救过程比较顺利。上午 10 点 57 分，

坐在线人的车上通过三道边防线后，郝振

东看到了南伞口岸前飘扬着的五星红旗。

连接南伞口岸和缅甸的是一座 50 米长的

桥，他下车和线人挥了挥手，恍惚间就走过

了桥，“脚步超轻松”。他在边防的检测站做

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之后他住进

隔离酒店，开始 21 天的入境隔离。因为非

法偷越国（边）境但没有造成恶劣影响，郝

振东缴了 4000 元罚款。

在酒店，他时不时打开从窝点带出的工

作手机，把QQ群里的诈骗信息发给陶江江。

一开机，老板的电话和微信里触目惊心的辱

骂涌进来，他全部截图，发给陶江江当作“证

据”。虽然事后郝振东把那段被困的日子比

成“度假”，努力把回忆甩在身后“重新做人”，

但在隔离酒店里，他连着做了 10 天噩梦。梦

里他被抓回了缅甸，“死得很惨”。

3 月 22 日，他带着红肿的眼睛和几天

没刮的胡子，在机场见到了陶江江和杨宇。

那是郝振东第一次见到陶江江，感觉陶江

江“瘦瘦高高，光看眼睛就知道很正直”。

郝振东和杨宇也开始了真正的恋爱。

杨宇最喜欢吃郝振东做的煎豆腐，两人也

在清明节回洛阳见过了家长，说好等结婚

证办下来，一定要请“陶大”喝喜酒。“陶大”

也 千 叮 咛 万 嘱 咐 ，“ 要 谈 一 定 要 认 认 真 真

谈”，让郝振东珍惜这个机会。

回来两个月，郝振东的双下巴没有了，

还瘦了 10 斤。目前他在电子厂当司机，这

种跑来跑去的忙碌让他备感亲切。

不过他还是不安分于这份工作。赚钱

还是他的首要目标。他瞅准了一个草本减

肥项目，已经投了 6 万元，期望一个月能多

挣个两三万元，“风险与利益同在嘛”。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文中郝振东、杨宇、李晴为化名）

在杀猪盘骗局里，他选择放下“杀猪刀”

□ 尹海月

作为一名记者，我现在还无法相信，在
看过同事写的校园贷诈骗、养老金骗局、杀
猪盘骗局等各种诈骗案后，我还是差一点
被骗钱——当时诈骗已经进行 80%，如果
不是诈骗者突然中断语音，我的账户余额
可能已为“0”。

回想起来，诈骗电话并没什么新意。骗
子伪装成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说我
涉及一起天津的洗钱案，让我去位于前门
东大街的北京市公安局进行现场核实，并
谎称公安局中午11点下班。

如果发生在周末，我或许会对来电更
谨慎，但那天是 5 月的一个工作日，上午 9
点 57 分。不知道骗子是否特意选取了这个
时间，这时我正在家办公，打车去公安局要
花近 1 个小时，正好赶上那里关门。电话那
头的骗子还提醒我，下午他要出警。

骗子自称是警察时，我并没有怀疑，
因为他能准确说出我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今年上半年，我丢过身份证，接到电话时

第一反应是自己信息泄漏，所以被卷入洗
钱案。

紧接着，这位“警察”对我展开恐吓。他
声称在主犯那里搜到一张登记在我名下的
银行卡，主犯口供还提到，银行卡是我生活
困难时贩卖给他的，质问我，“这个你怎么
解释？你知道贩卖银行卡是违法的吗？”

我辩解称不认识主犯，但他立即打断
我，强调银行卡登记在我名下，非法洗钱罪
名一旦成立将面临刑罚，再次质问我，“这
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你清楚吗？”

我被他说得有些害怕。听出来我语气
慌张，他建议我去天津报案，以厘清和洗
钱案的关系，并强调两小时内未赶到，天
津警方将对我下达“冻结管制令”与“刑

事拘留令”。
恐惧让我没有空余时间思考其中的漏

洞，因此，当对方提出可以电话核实时，我
立即同意了。我当时不知道，公检法机关不
会只通过电话办案。

我后来琢磨，为什么他要说涉及天津
洗钱案，而不直接说北京洗钱案，或许是因
为外地距离远，多数人赶不过去，电话解决
就顺理成章。考虑到人们也有可能先去北
京当地公安局进行核实，因此他们提前选
好时间，让你在北京也赶不及。

我质疑他的警察身份时，他也以此为
借口，说是因为我赶不过去，才提出笔录。
我后来才注意到他被质疑时愣了几秒，但
是他反应能力很快，立即冷静下来。

在他与所谓天津警方连线时，我的脑
袋闪过好几个念头：要不要把这个“不光
彩”的事告诉单位，说我下午要去一趟天
津，因为我被“警察”通知卷入一起洗钱
案，转眼一想，如果能电话解决，谁也不
知道发生过这么一件丑事，下午工作还可
以照常进行。

正当我思考时，我刚刚缓冲的脑袋又
被新的人声打断，几乎只有几秒钟间隙。

接下来，又是新一轮的恐吓。
还是一名男性的声音，听上去比第一

个年纪大。他照常询问我基本情况，再次
强调，12 点前没报案，会下达两个“逮
捕令”，说在那张银行卡查到洗钱金额高
达 50 万元，会被处以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质问我，“明白吗？”

这时我又重新进入他们创造的语境，
害怕的感觉再次回来。

询问过程中，他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
的事——反复确认我周围环境。他敏锐地
听到我屋里的猫叫声，误以为有个小孩在
旁边。确认是宠物后，又问我跟几个人合
租，室友在哪里，他们知不知道我发生了
什么事。

他还警告我这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就连家人都不可以，恐吓我一旦走露消息，
会追究法律责任。

隔绝了室友、家人，接着是隔绝来自互
联网的干扰。他以不能泄露消息为由教我
如何拦截电话、拦截短信，并打开手机免打
扰模式。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关键步骤致使我
没有接到北京反诈中心的电话。

我之所以会按照他的步骤操作，一是
因为不断的恐吓让我愈加害怕，声音都颤
抖起来；二是他在恐吓之余还时而安慰我，
让我感觉他心存善意。

我问到为什么别人能以我名义办卡，
他也不回避，跟我解释，那些“歹徒”很可能
用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再克隆一张跟我相
符的照片，拿去银行办卡，银行工作人员认
不出来。

这些安抚都给了我一种错觉，以为他
是在替我解围。我那时感觉自己已成为案
板上任人宰割的鱼，命运全仰仗电话那头
的“警察”，害怕中又多了一份感激，不知说
了几次“懂懂懂”“明白明白明白”。

刚加QQ时，他就将“警官证”发给
我，我瞥了一眼，有他的照片，编号，姓
名，他还主动跟我视频，视频里，骗子穿
着警服，跟照片一样，身后还摆放着黑色
沙发，所处空间很像派出所的办公室。

但视频只持续 2 秒就断了。后来民警
跟我说，诈骗者可以通过 PS，伪造成照
片里的人跟我视频。

得知我是记者后，他跟我聊上了，
“自个儿是当记者的，还那么粗心大意，
往后别将你的身份证信息这么搞了，明白
吗？”我提到我们报道过诈骗案，他还发
给我两篇诈骗新闻，说这件事情过后也可
以替他们报道。

我当时觉得这警察内行。现在想起来，
他们很擅长和不同职业的人聊家常，以使
对方放下防备，假如我是医生，可能他又会
换另一副面孔，聊起现在紧张的医患关系。

那时，距离我接到电话已过去 1 个小
时，我坐在椅子上一动没动，缩在封闭的房
间里，又怕又无助。但是对骗子，我已完全
放下防备，甚至对他有一丝亲近感。

再次确认我周围没有人后，他终于开
始进行下一步，让我下载某款浏览器，打开
一个网页核实信息。我看到一个输入案件
编号的对话框，用手机截了屏。

就在这时，视频突然断了。
本来我情绪一直紧绷，这停顿再次将

我拽回到现实世界，我那时还没反应过来，
接连两次给他发视频，无人回应。这时，直
觉告诉我不对劲，既然笔录这么着急，这人
怎么还能失联呢？

我在手机搜索“×××洗钱案”，看
到不少诈骗新闻，点开第一条新闻，发现
主人公被骗套路跟我一样。那一瞬间，我
的头顶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彻底清醒，
确认自己受骗。

冷静几分钟后，我开始报警。10 分
钟后，附近派出所的 3 位民警来到我家门
口。中途，骗子又换QQ加我好友，跟我
解释，因为发给我两篇有关诈骗的新闻，
号码被封。

后来民警解释，可能是他的 QQ 号被
检测到有问题，随之被封锁。

我后来查询同类案件，猜测接下来，他
很可能以帮我暂时保管资金的名义，让我
输入银行账户和密码，趁机将钱转走。很难
说，当时被恐惧支配的我还能保持理性。

警察“砰砰砰”的敲门声响起时，我找
借口挂断骗子语音，匆匆套上外套，穿上家
居鞋就跟警察走了。

我一路高声跟警察说起诈骗过程，但
他们听完很平静，说这种事情很多。我在派
出所等待的将近 40 分钟里，先后又来两人
报案，跟我被骗的手法如出一辙，其中一位
诈骗者说对方牵扯了广州洗钱案，不过幸
好，他们都和我一样没什么经济损失。最
后，我把诈骗者的 QQ、电话，浏览器链接

提供给警方，希望不要有人再中招。
办完所有手续已到下午 1 点。回家路

上，我发现手机停机了。原来，北京反诈中
心在 12 点半左右给我打过电话，电话被拦
截后，怕我继续上当受骗，他们将我的手机
停机，又通知家人联系我。第二天，我发现，
支付宝的付款功能也被停用了。

事后，在跟同事吐槽这次糗事时，大家
也想起被诈骗的往事，一位同事曾经被“星
探”带去拍模特照，最后对方敲诈她 500
元。还有一位同事在着急登机时被假冒航
空公司的骗子骗走 9000 元，但这些都是好
几年前的事了。

几年过去，骗子也进阶了，手段多样，
心理素质过硬。就在我接到诈骗电话当天，
一则“反诈宣传员被诈骗 18 万元”的新闻
上了热搜，诈骗者谎称自己是某金融平台
的客服，骗她大学时使用过该平台的校园
贷，不注销会影响征信。想到大学时曾把身
份证借给大学同学，反诈宣传员也上当了。

“我稍微有点迟缓，他就催我说没有时
间了，转账的界面会过时的，有一丝丝迟缓
就立马催，立马就让转。”这位宣传员感慨
骗子深谙心理学。

重新复盘这次被骗过程，我也忍不住
感叹诈骗者的狡猾：他们不嫌麻烦，以真警
察的口吻和心态，跟我聊天，引诱我入局，
加之恐吓、安抚的手段，操纵我的情绪，不
留给我丝毫喘息的时间。

这事也不是毫无漏洞。如果接听者真
的去公安局，他们就白折腾一遭，但没什么
损失，就在我被诈骗前不久，还真有人接到
同类型诈骗电话后，从河南跑 900 多公里
去杭州“自首”。

认真想想，我入局的起点，源于我以为
自己私人信息泄露。这对每个人来说极有
可能发生，我们的信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
经落到骗子手中，或许在给别人使用过身
份证后，或许在商场门口登记过个人信息
后，或许在丢过一次身份证后。

面对无孔不入的诈骗，我们能做的或
许只有多学法律常识，了解更多诈骗知识。
民警后来让我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软
件，说可以在上面识别陌生号码。

就在写这篇文章过程中，我又接到一
个号码有十几位数的陌生电话，又是一个
陌生男性的声音，刚问完我名字就突然挂
断——大概率又是一个诈骗电话。

我和骗子擦肩而过

骗子发来两条诈骗新闻 朝阳区反诈骗中心的短信提醒

2 月 28 日上午，郝振东到达南伞口岸。 3 月 22 日，郝振东和陶江江在南昌昌北国际机

场见面。

郝振东所在产业园内的 7 层办公楼。

观象台


